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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对青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领悟社会支
持的中介作用与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

吴丽娜  纪莉莉  万娇娇  李雅爽  赵俊峰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开封

摘  要｜目的：探讨领悟社会支持在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领悟

社会支持量表、安全感量表、青少年感恩量表和亲社会倾向量表对572名青年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感恩、

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安全感和亲社会行为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2）感恩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

且领悟社会支持在二者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3）心理安全感对中介过程“感恩→领悟社会支 

持→亲社会行为”的后半路径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结论：感恩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还可以通过领

悟社会支持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心理安全感在感恩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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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

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1］。2019 年 12 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影响了我国居民

的身心健康以及积极社会心态的形成，给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2］。2011 年，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指出，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民众能否积极主动地实施亲社会行为是构

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并鼓励社会各界对增加亲社会行为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同时报告还强

调了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与增强民众安全感的重要性［3］。另外，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过程中，我

国青年群体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因此本研究聚焦于探索青年亲社会行为的内在作用机制，为有效

提升青年亲社会行为提供科学依据，对培养青年积极社会心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以及建设和谐

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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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表明，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不同个体的行为表现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比如，有些个

体在经历逆境或者创伤性事件（如地震）后表现出较多的攻击性行为［4，5］；而有些个体却更愿意帮助 

他人［6］。这一行为反差促使我们思考：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人们在处于负性事件时仍然做出亲社会

行为？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这与人们具有的积极道德情感——感恩有关［7］。2.0 时代的积极心理学强调

以辩证的视角研究积极与消极之间的联系，认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痛苦和灾难，因此人

们应该关注如何从消极态势中衍生出积极因素［8］，而感恩作为能够减轻心理病理症状以及增加主观幸

福感的力量之一，对身处于消极状态下的人们至关重要［9］。

感恩指个体对他人的恩惠或帮助产生感激并进行积极回应的一种情感倾向［10，11］。道德情感理论认

为感恩具有亲社会性质，是建立在他人对自己帮助的体验之上，是对他人为自己所做贡献的一种回应［10］；

该理论还认为具有高特质感恩的受益者往往会伴随更强烈的感恩体验，从而激发其对帮助者甚至陌生人

实施亲社会行为。这一理论得到了以往研究的证实，如：王文超和伍新春通过对灾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

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发现灾后得到帮助的青少年会对助人者产生感激之情，从而促使其实施更多的亲

社会行为［6］。值得注意的是，感恩既能促进受益者做出亲社会行为，同时也有利于助人者产生更多的

亲社会行为。比如：Grant 和 Gino 研究发现［7］，当助人者被表达感谢时，会体验到更强的社会价值感，

从而激励他们实施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虽然已有研究证实了感恩是影响亲社会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但

是大多是在探讨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12］，较少探究感恩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内在作用机制。因此，

基于以往的研究，提出假设 H1：感恩能够正向预测青年亲社会行为。

通过对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作用路径进行探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领悟

社会支持指个体在与他人（亲戚、家人、朋友、同事等）进行互动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基本社会需求（从

属关系、情感、归属、身份、安全和认可）得到满足的程度［13］。关系调节理论（Relationship Regulation 

Theory，RRT）认为，个体所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程度与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人们通过富有情

感的日常对话与互动领悟到来自社会的支持，从而调节自己的情感、思想和行为［14］。一方面，具有高

特质感恩的个体更容易看到他人对自己的帮助［10］，从而促使个体更容易地领悟到来自社会的支持［15］；

另一方面，社会交换理论认为［16］，人们之间的交往遵循互惠原则，当个体感受到高水平的社会支持时，

就会倾向于在行动上（如：亲社会行为）支持他人。以往相关研究已经证实感恩可以正向预测领悟社会

支持水平［17］；同时，具有高社会支持水平的个体更倾向于做出亲社会行为［18］。因此，提出假设 H2：

领悟社会支持在感恩与青年亲社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感恩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需要层次理论认为安全需要

是指人们对稳定、安全的环境以及被保护的感受的一种需要，它能帮助个体消除恐惧和焦虑［19］。当个

体的安全需要基本得到满足时，才会产生对稳定的社会交往与亲密关系的需求。情绪安全感理论在探讨

亲子冲突对儿童安全感的影响时指出［20］，安全感遭到破坏的儿童会形成并将消极的认知图式扩展到新

的社会环境中，导致其在面对新奇的、有压力的或有挑战性的环境时，选择通过逃避社交行为来减少焦

虑和恐惧，因此不利于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据此，提出假设 H3：心理安全感能够调节感恩通过领悟社

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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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来解释具体的作用机制（见图 1）。

领悟社会支持

心理安全感

感恩 亲社会行为

图 1  假设模型

Figure 1  Hypothesis model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针对我国青年发放问卷，共回收问卷 623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

卷 572 份，有效率达 91.81%。其中男性 222 人（38.8%），女性 350 人（61.2%）；单身 262 人（45.8%），

已婚 310 人（54.2%）；现居住地为农村 187 人（32.7%），县级城市（含县级市）137 人（24.0%），

市级城市 248 人（43.4%）；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 154 人（26.9%），大专 93 人（16.3%），本科 269 人

（47.0%），研究生 56 人（9.8%）；全日制学生 167 人（29.2%），体制内工作人员 156 人（27.3%），

私企工作人员 92 人（16.1%），务农人员 52 人（9.1%），其他 105 人（18.4%）。被试年龄在 18—44

岁之间，平均年龄 28.47 岁（SD=6.11）。

2.2  研究工具

2.2.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该量表由姜乾金［21］修订，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 3 个维度，12 个项目。7 点评分，

得分越高表示领悟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总量表与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92、0.85、0.87、0.82。

2.2.2  心理安全感量表 

该量表由丛中、安莉娟［22］编制，包括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 2 个维度，16 个项目。5 点评分，

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安全感水平越高。总量表与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93、0.87、0.89。

2.2.3  亲社会倾向量表 

该量表由 Carlo 和 Randall 编制，寇彧等人［23］翻译修订，包括 6 个维度公开的、情绪性的、依从的、

紧急的、匿名的和利他的，26 个项目。5 点评分，得分越高表示亲社会行为倾向越高。总量表与各维度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94、0.80、0.83、0.84、0.75、0.84、0.80。



感恩对青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与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2021 年 1 月
第 3 卷第 1 期 ·61·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301009

2.2.4  青少年感恩量表

该量表由何安明、刘华山和惠秋平［24］编制，包括对社会恩惠、自然恩惠、他人恩惠的感知和体验

与对社会恩惠、自然恩惠、他人恩惠的表达和回报 6 个维度，23 个项目。量表采用 5 点评分法，得分越

高表明被试的感恩程度越高。基于青年人的特点，对量表中的部分项目进行了修改，如将原量表中的“老

师”改为“老师、领导、长辈”，“学校”改为“学校、工作单位”。总量表与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

度分别为 0.90、0.82、0.72、0.78、0.74、0.82、0.85。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采用一些措施（如匿名性作答、设置反向计分项目等）进行事前控制；并

在事后采用 Harman 单因子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FA），结果表明：未经旋转时，12 个因子特征根

大于 1，第一个公共因子仅能解释 26.29%，远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

偏差。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我国青年的感恩、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安全感和亲社会行为进行描述统计分析与相关分析，结果

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N=572）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N=572)

变量 M±SD 1 2 3 4 5
1 感恩 91.25±11.63 1
2 领悟社会支持 60.16±11.70  0.55*** 1
3 心理安全感 53.75±12.75  0.33*** 0.38*** 1
4 亲社会行为 95.98±14.65  0.61*** 0.47*** 0.09* 1
5 婚姻状况 — 0.13** 0.14***   0.24*** 0.07 1

注：*p<0.05，**p<0.01，***p<0.001，双尾，下同；婚姻状态为虚拟变量，单身 =1，已婚 =2，下同。

结果显示：感恩、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安全感与亲社会行为之间两两存在显著正相关。婚姻状况

与感恩、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安全感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且感恩（t=-3.01，p=0.003）、领悟社会

支持（t=-3.42，p<0.001）、心理安全感（t=-6.01，p<0.001）在不同婚姻状况下差异显著，因此将其作

为控制变量，其他人口学变量不予控制。

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为揭示感恩对青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在控制婚姻状况的条件下，将各连续变量进行标准化



·62·
感恩对青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与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 2021 年 1 月

第 3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301009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后代入回归方程［25］，并使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3.3 版本）模型 4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26］。

结果表明（见表 2）：感恩可直接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β =0.61，p<0.001）；放入中介变量

领悟社会支持后，直接效应依然显著（β =0.50，p<0.001）。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检验表明，领

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显著（β =0.11，95%CI=［0.05，0.16］），中介效应占总效应（0.61）的

18.03%。这表明感恩既可以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又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间接作用影响亲社会

行为。

表 2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test

变量
方程 1

亲社会行为
方程 2

领悟社会支持
方程 3

亲社会行为
β t β t β t

婚姻状况 -0.01 -0.22 0.15 2.11* -0.04 -0.66
感恩   0.61     18.09*** 0.54  15.32***   0.50     12.86***

领悟社会支持   0.19       4.95***

R2 0.37 0.31 0.39
F 165.71*** 125.63*** 123.20***

注：*p<0.05，**p<0.01，***p<0.001，双尾，下同；连续变量标准化处理，下同。

其次，为进一步检验心理安全感在感恩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影响亲社会行为这一中介路径的后半段起

着调节作用，本研究使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3.3 版本）组件模型 14 来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

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3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预测变量
领悟社会支持 亲社会行为

β SE t β SE t
婚姻状况 0.15 0.07 2.11* 0.01 0.06 0.20

感恩 0.54 0.04 15.32*** 0.50 0.04   13.04***

领悟社会支持 0.26 0.04     6.60***

领悟社会支持 × 心理安全感 0.15 0.03     5.33***

R2 0.31 0.45
F 125.63***   91.79***

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安全感的乘积项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 =0.15，

p<0.001），说明心理安全感在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中起调节作用，即心理安全感调节了中

介路径的后半段；判定指数 Index 为 0.08，置信区间为［0.04，0.12］，不包含 0，再次说明有调节的中

介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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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调节变量为连续变量时，通过 Johnson-Neyman 法（简称 J-N 法）［27］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可以克服

选点法只能选择有限取值的缺点［28］，故进一步采用 J-N 法对心理安全感调节领悟社会支持与亲社会行

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斜率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分析

Figure 2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

注：横坐标是调节变量心理安全感，纵坐标代表回归系数（即斜率）的变化。

结果表明，当心理安全感的标准分数取值范围为［-1.11，2.06］时，置信区间不包含 0，简单斜率显著。

也就是说，当心理安全感高于 -1.11 时，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效应显著，且领悟社会支持

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随心理安全感的增强而增强。

最后，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心理安全感调节作用的实质，进行条件中介效应分析。如表 4 所示，当心

理安全感水平高（M+SD）时，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显著（β =0.22，95%CI=［0.14，0.30］）；当

心理安全感水平低（M-SD）时，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不显著（β =0.06，95%CI=［-0.003，0.12］）。

由此可见，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大小以及中介作用显著与否均与心理安全感（调节变量）的取值有关，

即本研究所构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如图 3 所示）。

表 4  不同心理安全感青年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Table 4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mong young people with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security

心理安全感 β BootSE
Boot 95% CI

LL UL
M-SD 0.06 0.03 -0.003 0.12

M 0.14 0.03 0.08 0.20
M+SD 0.22 0.04 0.14 0.30



·64·
感恩对青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与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 2021 年 1 月

第 3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301009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领悟社会支持

心
理

安
全

感

感恩 亲社会行为
0.15 ***

0.19***

0.50***

0.54***

图 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Figure 3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4  讨论

本研究根据道德情感理论、关系调节理论、需要层次理论和情绪安全感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

介模型，旨在考察领悟社会支持在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研

究结果有助于了解感恩影响青年亲社会行为的内在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感恩对青年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研究假设 H1 成立。以往研究也

证实了该结果，如：Tsang 和 Martin［29］通过探讨感恩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个体接受帮助之后

会增加其亲社会行为，并且这种影响是由于感恩的作用引起的；另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小学生感恩水平与

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正相关，且感恩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表明具有高感恩特质的小学生更

愿意帮助他人［30］。这一结果符合社会交换理论［16］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传统价值观念，并

可以通过感恩的道德情感理论［10］进行有效的解释，该理论认为感恩本质上起源于亲社会行为，是当具

有高特质感恩的个体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善意后进而产生想要回报帮助者的想法，甚至把亲社会意愿泛化

到陌生人的身上，从而表现出了较高的亲社会行为倾向。

进一步分析感恩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间接作用，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持在感恩对青年

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说明研究假设 H2 成立。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当个体具有高的

感恩水平时，更容易感受到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帮助，从而增强领悟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进而产生强烈

的亲社会行为倾向［12］。根据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感恩作为一种积极道德情感，可以通过扩展个体

的知觉、思维和行为模式，建立积极持久的个人资源（如：健康、友谊、心理弹性、社会支持等）［31］，

从而促使个体做出有利于生命延续的行为（如：亲社会行为）。同时，这一研究结果也得到了以往部分

研究的支持［6］。本研究结果的意义在于不仅验证了感恩教育的重要性，同时提醒人们要多关注日常生

活中的情感交流，多给予身边人甚至陌生人肯定、理解、帮助与支持，努力营造互相帮扶、共渡难关的

家庭氛围与社会氛围，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心理安全感调节了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虽然在高低

心理安全感水平上，领悟社会支持对青年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均显著，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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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表现为当青年具有高安全感水平时，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更强，即对于高安

全感的个体来说，亲社会行为随着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增强而增强的幅度较大。这一结果验证了研究

假设 H3 并与情绪安全感理论［20］相一致，当个体的心理安全感水平较低时，往往伴随较高的社交焦

虑［32］；而具有高社交焦虑的个体会对社交场合充满恐惧，同时妨碍个体积累心理资源［31］，致使他

们较难领悟到来自社会的支持，并为了较少焦虑的发生而选择逃避社交活动［33］，从而不利于亲社

会行为的发生。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次调查虽然进行了匿名化、增加测谎题

以及删除答题时间过长或过短的问卷等处理，但是主观报告的方式可能会使数据受到社会赞许性的影响

而出现误差，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增加他评的数据收集方法，来弥补自评方法的不足；其次，由于

受疫情的限制，本研究采取网络收集调查问卷，无法控制被试答题时是否受到来自环境的干扰，从而降

低答题的准确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行为实验的方法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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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Gratitude on Youth’s Prosocial behavior: The 
Mediate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The Moderat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

Wu Lina  Ji Lili  Wan Jiaojiao  Li Yashuang  Zhao Junfe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between gratitud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 Methods: By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572 young people are investigated wit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security 
questionnaire (SQ), adolescent gratitude scale (AGS) and prosocial tendencies measure (PTM). Of 
these, there are 222 males (38.8%) and 350 females (61.2%); 262 are single (45.8%) and 310 are married 
(54.2%); and the average age of the subjects is 28.47 years (SD = 6.11). Results: (1) The direct effect value 
of gratitude on prosocial behavior is 0.50 (95% CI: 0.43 ~ 0.60); (2)The indirect effect valu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between gratitud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s 0.11 (95% CI: 0.05 ~ 0.16); The total effect is 
0.61,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 for 18.03% of the total effect; (3) Psychological security regulates 
the latter half of the intermediary process of gratitude influencing prosocial behavior throug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β =0.15, p<0.001). Conclusion: Gratitude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prosocial behavior,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prosocial behavior throug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Compared with the youth 
with low psychological security,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f the youth with high psychological security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prosocial behavior.
Key words: Youth; Gratitude; Prosocial behavior;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Psychological security


